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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处理厂王国峰劳模创新工作室，三班长、支部
书记王国峰和一班支部书记刘炳峰坦率唠变化。

王国峰说，原来的感觉，就跟家要黄似的，大伙儿
的恐慌情绪很重，对企业没底。没想到突然好了，而且
没想到这么好。刚重新竞聘完，就搞“百万一重杯”劳
动竞赛，凝聚人心，也收到效益，大伙儿参与的热情非
常高。从攻坚克难方面讲，到现在，我们接手的35项创
新课题已经完成33项，创造价值300万元以上。领导
也说了，像我们这样处于国家上游的重机企业，机械制
造这一块今后就是微利，而且是常态化，别指望突然暴
利了。企业运营成本高，有的活儿来时就是赔钱的，但
为了国家的发展也得干，这就是国企的责任。所以到
我们基层，就得想尽办法，降成本，降费用，提高质量，
加快进度。我们现在可以说是良性循环，按“确保”“力
争”和“创优”三个指标来衡量，固定工资这一块不到一
千块，剩下的都是效益工资。公开透明，职工心里都有
数，该付出的付出了，该得到的也能得到了，慢慢把人
心就拢住了。留住心就留住人，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刘炳峰说，我们是热加工，特点是温度高，炉里得
烧到900多度，有时为了抢进度，冒高温下炉里是常
事。这还是个力气活儿，比如给差温炉更换水套，70多
度余温直烫脚，炉里是密封石棉，一锤子砸下去沫子满
天飞。还有交检打磨，既是体力活儿，又是技术活儿，
比如这一个辊子，每90度一条线，四条线得打磨出20
个点，大的更多。而且标准要求高，差一点儿也不行。

在我们这儿，安全最重要，烫伤是重事故指标。你
看我肩膀上这个臂章没？我们每个管理者都有。哪怕
只出个小问题，也不罚款，臂章拿下来，写上你的名，挂
事业部里去展览。这招儿你说够狠吧？也是安全这事
太重要了，我们现在都形成习惯了，天天观察人，看表
情，别让他们分散精力。这批人可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啊，胳膊腿一折，那可是一辈子的事。

话题从安全唠到体检，王国峰挺感慨。他说，我是
劳模，过去体检待遇我有，别人没有，心里挺不舒服。
现在是全员体检，到市里最好的医院检。还有咱厂已
经把职工工资增长纳入企业发展规划，收入要和市场
接轨，而且还承诺每年为职工办一到两件大好事。这
些惠民工程说白了，就是拿一线工人当回事。原来工
人没尊严，没地位，唠的都是烦心苦恼牢骚事。现在是
劲头足信心满，唠嗑都是正能量，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
变化。听说有一天，我们董事长问一个工人还有什么
要求。那个工人说，我挺满足的，真的啥要求也没有。
我现在和家里人都商量好了，准备要二胎了。

王国峰和刘炳峰都是1997年技校毕业入厂的，正
赶上企业被戏称为“二百公司”的低谷时期。工人社会
地位低，热加工又毕竟苦脏累，企业低谷，工人“低价”，
这拨兄弟们找的对象几乎都没工作。有件事王国峰永
远记着：一次他接姑娘放学，在街边一个炸鸡柳的小摊
儿前边买边聊。当听说他的工资收入后，鸡柳摊儿小
老板马上就趾高气扬了，说这点儿钱你也干？有点儿
傻吧，不如干脆跟我学炸鸡柳吧！王国峰张开双臂比
划着说：那小摊儿租的铺子，就这么大点儿，连他都看
不上我。那眼神牛的，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如今的王国峰身上光环笼罩，“龙江工匠”“省技术
能手”“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也是一重首批评出的
四名“大国工匠”之一，每月奖金5000元。而就在我采
访他之后不久的九月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的中国企业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王国峰
和桂玉松双双获得中央企业劳动模范称号，王国峰还
代表劳动模范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王国峰说，我虽然是塔尖，但我们是个整体，成绩
是大伙儿的，一个人干不成，无根的树我不想做。现在
厂里的“大国工匠”有二十名了，据说要发展到一百名，
产业工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我真心希望企业发展的

红利能普惠到所有一线员工，让他们能成为真正的中
产阶级，有尊严地去生活。

从厂内改建一新的职工浴池，到体育馆周边健身
器材上享受灿烂阳光的居民，从由电影院改建成的高
等级高标准的羽毛球馆，到文化宫里一应俱全的各类
文体活动场所，一路边走边看，都给人焕然一新的感
觉。在最热闹的乒乓球馆内，文化宫负责人艾主任介
绍说，当时三大场馆改造，许多人是不同意的，最后是
董事长拍板才干成的，那叫两千多万啊！董事长总来
这儿看，对我们说，不仅要为职工服好务，也要为社会
提供方便。你看这些打乒乓球的人，不少都是区里的，
办张卡没几个钱，何况我们还提供免费淋浴呢？我们
还为区里环卫工人提供休息室，卫生间全部对外开放，
为过路行人提供方便，老百姓都感谢一重呢。

六、浴火重生
炼钢厂是一重的核心主业，是向全厂提供铸锻件

的第一道工序，在事业部排序中也占着头一位。早在
建厂初期，就曾与重型装备制造厂双峰并峙，享有“南
七北一”美誉几十年。第一道的核心工序在新一轮企
业改革中撞上“首当其冲”，出了个班子成员全体被免
职“起立”的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件”。如今三年多时间
过去，炼钢厂重新竞聘上岗的新班子成员能否勇于直
面挑战，破除积弊，支撑危局？职工能否适应变革，以
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重振雄风，再创佳绩？这些疑问
和期盼不仅是我，也是许多媒体记者关注的话题，因为
这一“事件”已不单单只是一个部门的事，以点看面，在
某种程度上，炼钢厂的变化关乎一重此轮改革的成败
与否，已经具有标志性意味了。

关学军是炼钢分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据他简单
介绍，炼钢厂是一重三级单位最大的部门，按流程职能
共划分出备料、配装、融料、铸炉等十一道工序。这次

的内部机制改革使生产系统非常精干，原有职工1000
多人，改革后保留500多人，主要充实一线。我们这儿
比较特殊，大工序有100多人，四班倒，人员定额按系数
配给.，基本就是一个萝卜顶一个坑，操作部分根本没有
闲人。现在按人员定额标准，我们还少五六十个岗位
呢，人少了，但活儿却都干出来了。“养老院”的帽子一
摘掉，人浮于事的情况一消失，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自然
就上来了，这就是这次改革起到的最大的促进作用。

管理系统精简这一块更奏效。大型国企的顽症就
是人多，特别是管理层人多，减不下来，多少年形成的
了。简单举个例子，像我们厂调度室这个管理岗位非
常重要，24小时不能缺人。原来三个人，这次定岗给两
个人，现在实际上是一个人管，权力集中责任更重，龙
头带动作用发挥得更好了。还有就是管理层的大学毕
业生比例增加，提高了知识层次和科学管理的有效性。

在生产组织上也更加精密和系统化了，而且不断
创新也是我们的口号和追求。比如今年我们的电渣锭
合同量足，任务相当饱满，但单台电渣炉的满负荷生产
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我们就结合公司开展的“解放思
想年”活动搞创新，对120吨电渣炉进行结晶器改造，
120吨电渣炉与10吨电渣炉同时冶炼试验成功，满足
了两台电渣炉同时满负荷生产的需求。这项创新成果
极大提高了电渣炉的生产能力，连续5个月电渣锭产量
超过300吨，有的月产甚至超越以往个别年份的全年
产量，成为当前铸锻钢事业部的利润增长点之一。

炼钢厂在一重成本费用发生最大。原材料、辅具、
耐材等占全厂资金费用支出的65%—70%以上，能源占
85%—90%，如此大的占比，直接影响到全公司产品的
市场订单和市场竞争力。为此，我们新班子在全面强
化成本管理，稳步降低炼钢生产成本等方面下大力气
进行治理，特别是在废钢采购项目上实行严格管控，每
次招标都要经过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后才能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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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故乡在外地工作的我，前些年经常会做
一个情境差不多的梦：东北老家的农村盖起了一
排排漂亮的新房，清一色的砖瓦结构，家家户户窗
明几净……我经常因为找不到自己家住的土房子
而着急。每说起这些，爱人总说我是想家了。确
实是经常想家，但反复出现的梦中景象远远超过
我对家乡的印象，似真似幻。

最近几年，在南方一所大学里工作，我经常带
队去宁夏的一个贫困县开展对口扶贫。我特别关
心那里读书的孩子，到中学考察总要去学生宿舍
转转，还不由自主地把当地与东北家乡进行对比。
直觉告诉我，原来经常做的那个梦是心底里30多
年未变的希望家乡摆脱贫穷的“小康梦”啊。

1985年的8月，拿到重点高中入学通知书我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父母都是农民，父亲常年
有病，妹妹在上小学，作为家中的男孩，如果我去读
个师范“小中专”，不仅能够节约家中的开支，再过
四年就可毕业养家。虽然填报了“普师兼高中”，一
心想着的是去读师范学校，然而阴差阳错我上了
高中。毕竟读高中还有考大学的机会，对没能去
读师范倒也没有多少遗憾，但是只要一想到父母
还要因此熬上许多个贫苦岁夜，心中的不安、苦闷
和隐隐的歉疚总是令我异常烦躁。

临近开学的一日午后，屋外出奇的炎热。母
亲和婶子在土炕上给我缝棉被。那是一床我上初
中时添置的被子，半新半旧。要开始新生活了嘛，
就算图喜庆，上高中的同学一般都要做床新被褥。

我告诉母亲，我上高中不需要做新被褥，把原来用
的重新浆洗一下就行了，因为要上的高中和原来
的初中本来就是同一所学校。

《入学须知》提到，学生住宿实行“规格化”管
理，刚入学的新生应交一笔床单、被罩的费用，以便
实现学生宿舍整齐规范。“行李就这样凑合了，还得
交床单、被罩费，怎么办呢？“母亲一边缝被子一边
跟婶子商量。坐在柜子旁看书的我听得清母亲讲
的每一个字，心如刀绞，很后悔没有坚决地去争取
念中专，让母亲和全家为难。家徒四壁，还要读三
年高中，其后是大学，苦日子还在后头。贫寒子弟
读书的路越漫长家庭就越艰难啊。我开始产生写
点什么的冲动，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笔来。

“辛校长好，我是初中就在本校就读的一名学
生，马上开始升入高一，现在我还在为开学发愁”，
提笔写了这段话后，我感谢了学校的培养，也如实
地反映了自己面临的困难。那时我经常听电台广
播，记得有一期的节目里批评农村乱收费现象，强
调说当时的农村不过是在解决温饱问题，还没有
达到小康的水平，不能随意增加农民的负担。情
景对照，念书缴费无可厚非，但我处于贫困家庭，家
里实在无力支付更多的费用……于是在信中我放
肆地给校长讲起了大道理，并用广播评论的话提
醒校长“莫把农民的温饱当小康”！

入学报到第一天的晚上，辛校长给在校住宿
的同学开会时讲到了有人给他寄信的事，话不多，
听不出一点批评的意思。过了一段时间，也是晚

上，当时我在教室里上自习，校长来到我身旁，询问
了名字以后请我去他办公室。好汉做事好汉当！
我早已做好了面见校长的准备，因此没有任何的
紧张。校长很和蔼，说是初中的班主任根据字体
和内容判断出信是我写的。校长没有责怪我言辞
的激愤，主要是了解我的家庭和学习情况，重点问
了我为什么没有走中专而念高中，还鼓励我不要
被眼前的困难击倒，表示学校会帮助我共度难关。
从温暖的校长室出来，我一身的轻松。

我住的几十人的寝室里，别的同学都用统一
定制的新床单、新被罩，只有我还是用初中时用过
的，多少显得有些另类。也许是校长有过交待，从
高一开始班主任坚持给我安排数额最高的助学
金，一直到高中毕业。1988年8月，我收到了北京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校长和老师们非常高兴，母校
还发给我一笔不菲的奖学金。

去年暑假我和妹妹一起回了一趟老家。看到
村中红蓝辉映的漂亮住房，干净整洁的红砖路，一
些从未见过的农用机械，还有不少人家的小汽车，
真的开心极了。亲戚们告诉我，村子里的小学生
都到邻村去上小学，本村建起了幼儿园。记得小
时候全村东高西低，村东水甜，村西水咸。现在全
村都用上了自来水。我好奇地打开叔叔家的水龙
头试水，汩汩水流，甘泉般清凉。如果老校长当时
在身旁，我一定会请他也喝一口。要是父母健在，
我一定也给他们建一座同样漂亮的房子。

辞别故乡又是一年，我再也没做那个梦。

那个梦
□谢施闻

■百岁郑敏｜实现对生命的超越

《文艺报》刊发章燕文章，介绍“九叶
派”诗人中仅存的一叶，已经百岁的郑敏
先生，她的诗歌创作已经走过近80年历
程，这在中国新诗史上是罕见的。1943
年，经冯至先生推荐，她的第一批诗作发
表在桂林《明日文艺》，从此开始了她一
生的诗歌之旅。1986 年后郑敏先生接
连出版多部诗集，还在各类诗歌和文学
杂志陆续发表 100 多篇诗作，诗艺愈加
纯熟，涉及题材和视野愈加宽阔，诗中的
智性和哲思愈加深沉与厚重。

郑敏先生说：“我每天都觉得我还没
走完，始终未觉得我已经达到最高处，永
远觉得走不完自己的路，总能够把一个
东西弄完就立刻看到另一个东西在那
儿。人们会静静地在这个世界里看到自
己的某种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了新
的感受。这个世界很复杂，但又是可以
理解的，是变化当中的，所以他就带着希
望往前走。”这感受和思考最终凝聚成诗
的灵魂。这就是郑敏先生和她的诗的永
恒的生命力。

■迟子建丨写在《烟火漫卷》之后

《文汇报》刊发迟子建文章《悲伤和
苦难之上，从不缺乏人性的阳光》,介绍
其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
说《烟火漫卷》的创作历程。对于迟子建
来说，哈尔滨是一座埋藏着父辈眼泪的
城。1990年从大兴安岭迁居哈尔滨，她
在这座城市生活了30年。写完《群山之
巅》后，这部关于哈尔滨的长篇，就列入
了她的创作计划，“无论是素材积累的厚
度，还是在情感浓度上，我与哈尔滨已难
解难分，很想对它进行一次酣畅淋漓的
文学表达。”去年 4 月，她开始《烟火漫
卷》写作，同年岁末完成初稿。她说：“小
说总要结束，但现实从未有尾声。哈尔
滨这座自开埠起就体现出鲜明包容性的
城市，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城外人，他们的
碰撞与融合，他们在彼此寻找中所呈现
的生命经纬，是文学的织锦，会吸引我与
他们再续缘分。”

■城市文学灯塔｜上海文学导览

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要作家在上
海居住、生活和工作，比如虹口区汇聚了
左联旧址、鲁迅故居、茅盾旧居等一批重
要文学遗存，胡适、张爱玲、郁达夫、徐志
摩等作家曾生活在静安区，巴金、郑振
铎、萧军、萧红、夏衍等作家的旧居则汇
聚在徐汇区。每年的上海书展期间，全
城的作家、书店、出版社都活跃在文学的
对话交流里，《文学报》刊出《城市文学灯
塔》导览图，包括作家故居、特色书店、文
博场馆三部分，引导读者畅游文学上
海。作家旧居外都有挂牌介绍，一部分
是公开可参观的场所，还有一部分现在
依然是私人住宅不能入内参观，如果前
往可在大众点评输入作家名字，故居公
开则会列出条目电话，没有则“挂牌保
护”。

■《庆余年·悬空之刺》｜解锁疑团

催更电视剧《庆余年》第二季，不如
来看《庆余年》第五卷——悬空之刺，提
前解锁新剧情。《庆余年·悬空之刺》已经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居当当网

“青春文学新书榜”排名第6位。该书作
者猫腻曾获新浪原创文学奖、玄幻类金
奖、起点金键盘奖年度作品奖、类型文学
双年奖金奖等多种奖项。“小说的构架如
一盘妙棋，谋局布篇功力非凡。故事跌
宕起伏，环环相扣，是一部既有东方古典
气韵，又蕴含着现代意义的长篇佳作”，
《庆余年》被称为猫腻封神之作，网络连
载点击量达数千万。

■蓬皮杜中心｜向大师致敬艺术展

成肖玉在巽汇撰文称，7月1日至10
月 19 日蓬皮杜中心展出克里斯托和让
娜-克劳德早期作品，包括他们移民之
初的素描、绘画、拼贴、照片和档案文
件。克里斯托于今年 5月 31日辞世，这
个展览选择的时间点，明白昭示了对这
位艺术大师的纪念，很有仪式感。“他们
二人的艺术创作，除了巨大的景观式艺
术本体，还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群。”克里斯托曾在接受采访时强调，
他们的作品想给人们直接的视觉美感和
心灵震撼，让人们以欢愉的心态和全新
的方式去看他们平时所熟悉的景观，感
受一种另类而奇特的美。

（李树泉整理）

艺文消息树

爷爷在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任博导，家中书可多了。每到暑假我都去
爷奶家，有时也找点杂书看看、翻翻。每当
我要玩手机时，爷爷就给我找书看。

爷爷的书房，有专业书，也有传记书，还
有各种各类的杂书，如关于东北抗联的故事
书，我就很喜欢，看了很多次，一看也就忘了
玩手机。

有时爷爷考我，我也考爷爷，但都是有
代价的。其实爷爷的知识结构也有短处。
一天我想吃凯德的喜家德东北水饺，爷爷不
想去。我一想找了两道题。对爷爷说：“我
出两道题，你答错了，请我吃两顿水饺，错一
道吃一顿。”爷爷说：“行。”

第一道，《红灯记》和李玉和、李奶奶、李
铁梅的抗日故事，发生在黑龙江省哪个地
方？爷爷说：“发生在北安市附近的龙镇。”
对了！

第二道，伊春市五营的“五营”为什么称
“五营”？哈哈！爷爷尽管去过，还真没有答
上。爷爷输了。我告诉爷爷，五营是松树之
乡，“五营”是当年抗日联军的五个宿营地，
地萻子和木头楞建成的。后“五营”建区就
命名“五营”区。我用知识赢了爷爷一顿好
吃的喜家德东北水饺，通过读抗联故事书，
知道了抗日14年。

我还要读更多的书，超过爷爷！

考爷爷
□祝仁泽

要来雨了。风从恭头一村的方向吹过来，
与一朵灰蒙蒙的云朵缠成一团，向山坡的蓝影
一带游动。边志富拎着一提矿泉水，慌慌张张
从大棚外面进来，他像刚刚跑完了一个铁人三
项，长长地喘了口气，一扬一顿对大伙说，得抓
紧把草苗启出来，栽过去，这雨说来就来，耽误
了苗子下地，朱队长准得在大喇叭里批评我，
我们。

几个妇女手里的活不停，却发出爽朗的笑
声，老边，谁任命你是第二书记啦，朱书记不在
跟前，看你倒像个领导似的，我们要是都长八
只手，不用你催，这几个大棚里的苗儿早挪到
大地里去了。

那是八爪鱼，边志富打趣了一句，不敢滞
留，挑起一副装满龙胆草苗的平槽担子，稳稳
地向田地里走去。

边志富名字金贵，却是个建档立卡贫困
户。他是土生土长的恭头一村人，六十多年从

没有离开过这里，老伴有心脏病，近两年类风
湿关节炎也严重了。他当上基地大棚的管理
员后，为了怕老伴出意外，他把电话号码贴在
门口，并交代几个邻居，如果听到屋里大声叫，
就立刻打这个电话，他马上就会赶回来。边志
富看上去面色和善，内里却是个倔强的人，他
是头一个赞同村里建龙胆草基地的村民。

市里派来野生药材资源保护专家朱文武，
到望奎县恭头一村当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
长，他为了说服乡亲们，村里的土地适宜种龙
胆和防风等药材，计划筹建一个育苗基地的时
候，还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先是老支书不同
意，他是被吓怕了，五年前一位商人在村里投
了六十万种龙胆草，连苗都没育出来，最后垂
头丧气地走了。乡亲们兴趣也不大，就咱这房
前屋后的地，种玉米都长不过一人高，种那么
名贵的药材，就能长啦？

朱队长心里是有底气的，许多年前，他刚

从药材专业毕业，还是个踌躇满志的小青年时
候，曾来到恭头村这一带考察过。他记得那是
一片河套荒地，漫野的淡蓝色花海连成一片，
柳条般的细叶，开着铃铎似的花。村民们一定
是把那些花看成了牵牛——年轻的朱文武挖
出一截根茎尝过，胆汁般的苦，那不是牵牛。
他记得那个苦涩的味道，正是初秋时节，呼兰
河边畔，花开不艳，久看忧伤。

住到恭头一村以后，朱文武几乎每天傍
晚，都定时坐在大喇叭前，宣讲国家的扶贫政
策、防火防汛防疫情的常识，当然，说的最多的
是中草药种植技术，他苦口婆心地帮大伙分
析，咱们恭头一村儿地少，一家四五亩地种什
么，收成再多也多不哪儿去，大家相信我，把每
家每户的“菜园子”改成“药园子”，秋后药材商
会到村里来收，我保证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乡亲们站在路边、站在自家院子里听到
了，会心地笑了：瞧吧，咱们的大喇叭书记又开

始广播啦……
头一个把菜园子里种满龙胆草的，是边志

富。邻居担心他，嘲笑他这是瞎耽误工夫，他
说，满园子的豆角茄子辣椒，吃又吃不了，卖又
卖不出几个钱，栽上龙胆草，反正是工作队白
给咱们药苗，一分本钱没有，万一收成了呢？

他对坐在院子里看着他忙活的老伴说，就
算种不出来，长不成，能咋地呢，咱又没搭啥？
他三天两头往村委会跑，有时候一天跑三四
趟，向朱队长请教龙胆草如何预防病虫、黄叶
斑和祛根腐。他的小心思是，驻村队肯定是要
走的，你们是坐办公室的，不可能在我们这呆
一辈子，万一恭头村的药材基地建了，你们撤
了，我就可以当技术员挣工资啦。

老天还真是成全敢于梦想的人，秋后一算
账，边志富不到三分地的菜园子，留出了一大
片种菜，却还卖出了六千块钱的龙胆草根。

这一下，边志富在村子里仰起了脸，路上
见了谁，说话的声音都洪亮了三分。

让乡亲们感到朱队长是一个真正值得信
赖的人，还有一位关键人物，村里的于疯子。
高考落榜受了刺激的于疯子，背着一个三十年
没下过身儿的帆布兜子，里面装着一把镰刀和
一本破书，整天游荡在村子里的各个角落，疯
疯癫癫说有魔鬼，大家快点藏起来，别让这个
魔鬼给抓了去。他从不伤人，但那个脏兮兮的
破兜子，任谁也不能从他身上拿开。

让人们大感惊奇的是，有一天傍晚时分，
朱队长扛着机动车配件从地里回来，于疯子远
远地跑过来，自己摘下破兜子，给朱队长挎在
脖子上，笑呵呵地把配件换到自己肩上，两个
人雄赳赳气昂昂，从村子中央的大道上走了过
去。

恭头一村的中草药基地的八栋育苗大棚，
在沙哑的大喇叭声中终于建成了。每年出了
正月，棚外白雪皑皑，棚里已是绿意葱葱。春
天里，乡亲们忙活得热火朝天，周边800亩地的
龙胆草苗子在大棚里冒出了新芽儿。边志富
已经是基地的首席管理员了，朱队长去乡里开
会、作报告的时候，他成了大棚里四十名务工
村民的总指挥。

龙胆草，四月生叶，近瞅淡蓝色，远远望
去，一片蓝紫。“龙胆草的根儿是苦的，但对我
们恭头一村来说，是甜滋滋的。”

龙胆草 □韩文友

那是心底里多年未变的
希望家乡摆脱贫穷的“小康
梦”啊……

市里派来野生药材资源保护专家朱文武，到望奎县恭头一村当第一
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他为了说服乡亲们，村里的土地适宜种龙胆和防
风等药材，计划筹建一个育苗基地的时候，还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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